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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系統觀探究新移民女性婚姻暴力 

陳儀謙、鄧心怡、陳文儀 

壹、前言 

隨著全球化的人口遷移，新移民女性人

數逐年增加，促使臺灣成為一個多元文化融

和的國家。根據內政部戶政司及內政部入出

國及移民署統計，截至 2011 年 11 月止，全

國新移民人口已達 457,949人，其中新移民女

性人數按國籍總計 150,411人，而大陸港澳地

區配偶人數合計有 307,538 人。2011 年 1 月

至 11 月止，本國總結婚對數為 146,416，其

中外籍與大陸籍配偶有 19,622，占 13,4%。而

國別籍最多的前三名，分別是大陸、越南與

印尼。由上述可見，臺灣社會人口結構上的

改變，對人們生活的每個層面產生了相當大

的影響，而衍生出來許多衝擊現有社會結構

的問題，例如：生活適應問題、婚姻問題、

家庭問題、就業問題、子女教育問題等，均

形成臺灣社會的新挑戰（陳秀珍, 2009） 

新移民女性多因原生國之家庭經濟因素

而選擇嫁到臺灣，這些有著與臺灣不同的語

言、文字、歷史背景、生活習慣、風俗文化

的新移民女性，當進入一個的新的文化脈絡

下，即產生生活適應上與溝通問題上的瓶

頸。反觀到臺籍男性，在文化與媒體的衝擊

下，對於與新移民女性的婚姻關係也產生相

同的問題。根據夏曉鵑（2001，頁 155）指出，

媒體建構外籍新娘現象的共通主題是：「他

們的先生是社會問題的製造者……『外籍新

娘』作為一種『社會問題』幾乎已成為公論。」

在兩者的文化差異與語言隔閡，加上處於非

主流文化下的處境，而引發出家庭暴力的事

件層出不窮。 

不論是國內或者是國外，家暴都是一個

極為嚴重的社會問題。中華警政研究學會

（2011）發現，截至 2009近八年之統計數據

顯示，新移民家庭暴力事件呈現增加的趨

勢；同時，在被害人的國籍別中，以大陸籍

被害人的比例最高，越南籍次之。 

有許多數據證明，婚姻暴力中女性受害

機率比男性高得許多，從內政部家庭暴力委

員的統計資料（2010）中，就性別與籍別來

分析被害人遭受家暴的新移民，在外國籍總

計 4449人中，男性有 64人占 1%,女性有 4325

人占 97%；在大陸籍總計 4023人，男性有 55

人占 1%,女性有 3942 人占 98%。由上述可

見，新移民女性被害人的家庭暴力防治措施

至今都是至關重要的議題。固我國對於新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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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女性提出多項的保護措施，如在 2003年 5

月 7日訂定執行「外籍配偶照顧輔導措施」，

於 2005年 1月 1日開始，除原有政府計畫會

計預算外並每年輔助 3億元，為期 10年，成

立「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加強照顧輔導

工作，並且內政部（2009）訂定了「外籍與

大陸配偶照顧輔導措施」，以女性新移民個

人及家庭之權益。而國內針對新移民女性的

研究也逐漸增加。 

表 1 婚姻暴力事件通報被害人籍別統計 

 

註：採自「女性新移民家庭暴力被害人警政系統服務之實施現況、困境與分析」，孟維德，2011。內政

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委託研究，頁 12。 

 

反觀到新移民女性家暴事件中的臺籍男

性，在現代社會框架下常被視為家庭暴力中

的加害人。再者，加害人的暴力行為被視為

因個人身心病理因素或認知上的父權心態所

致，需接受專業人員輔導與教育的 「協助」

來導正偏差的暴力認知與行為。在這種個人

歸因的理解架構下，加害人的聲音在家暴防

治體制中是不被聽見與理解的（引自王美懿, 

林東龍 et al. 2010）。有研究指出，婚姻暴力

中的加害人同時也是被害人，相信他們也一

樣值得我們去關心。（李靜宜，2001）潘淑

滿（2007）也指出婚姻暴力中有許多男性加

害人也是受害的一方，但因為面子關係以及

傳統觀念對男性面子文化的重視而不願報案

及外揚，這樣的情況，反而使得男性成為父

權體制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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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陳若璋（1992）指出家庭暴力受害

者的主觀經驗認為家庭暴力的發生是日積月

累的結果，與李宜靜（2001）的研究，由家

庭暴力加害人的觀點亦認為家庭暴力是一連

串事件的反應累積的結果雷同。由上述可

知，家庭暴力並不像主流家暴理論與處遇模

式將家暴事件進行個人歸因，其發生的過程

是與人、事件和脈絡有所關聯。而聚焦於新

移民女性與臺籍男性婚姻中暴力事件的脈絡

因素時，更應留意到範圍更大之脈絡中，不

同因素的交互作用。 

貳、婚姻暴力與家庭權力 

一、早期論述—歸因於單方面 

關於婚姻關係中的暴力事件，國內早期

的論述，較傾向聚焦於加害人個人的童年經

驗，或者心理特質等等因素，即容易將婚姻

暴力歸因於個人因素，而不是以家庭系統，

或者資源及次文化等等觀點加以探討（潘惠

雅，2005）。以將問題視為特殊化個人議題

的心理動力觀點而言，會認為婚姻暴力是「個

人的」以及「女性的」議題；而心理社會分

析論者，面對婚姻暴力事件時，則傾向進行

「社會的」與「男性的」問題（吳柳嬌，2005）。

即早期比較傾向對婚姻暴力事件中的其中一

方作歸因和論述。 

而新聞媒體對婚姻暴力的觀點，從一九

九三年，國內發生驚動社會的板橋鄧如雯殺

夫案，開始引起社會各界對於婚姻暴力的關

注。而此事件到一九九八年的家庭暴力防治

法通過之期間，新聞媒體對婚暴的關注雖然

增加，但卻普遍較聚焦於女性被害人的個人

因素，例如未能扮演好女性自己的角色，或

者因私欲或者不檢點而遭受暴力對待。大眾

媒體面對婚姻暴力事件時，時常將受害女性

的人格特質加以特殊化，或者將性別暴力中

的結構加以個人化等等，經由這些方式，暴

力事件中的男性加害人之行為受到合理化

（羅燦煐，1997） 

而在婚姻與家庭的暴力防治工作中，扮

演重要角色的社會工作人員，對於婚姻暴力

的歸因，男性社工常認為父權社會給予男性

一個需要負擔家庭經濟的責任，但當女性開

始出外工作，男性無法在經濟上佔優勢時，

基於面子與權力喪失的感受，即以暴力對待

配偶；而女性社工則以兩性在婚姻暴力中的

受暴狀態來看，多認為女性基於生理因素，

受暴程度常較嚴重，而較能同理婚姻中女性

的不利（潘淑滿，2003）。 

早期針對婚姻暴力的論述，比較偏向以

微觀的方式檢視婚姻暴力現象的成因，並且

關注的焦點常只在暴力事件中的一人，在解

釋上，偏向歸因於個人特質及行為，而忽略

了婚姻當中的另一方，以及更巨觀層次的，

社會及文化脈絡等因素所帶來的影響。 

二、婚姻暴力案件中的性別之差 

婚姻當中的暴力事件，加害人大都以男

性居多。以內政部針對國內近三年的家暴事

件通報的調查來看，加害人為男性的統計

數，就佔了百分之八十（內政部，2011）。

而檢視近三年之婚姻、離婚以及同居關係暴

力中的被害人性別統計，可發現女性受害人

佔所有受害人之百分之八十九（內政部，

2011）。由上述統計資料可見得，國內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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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家庭暴力案件中，性別為一項重要的元素。 

在婚姻暴力的通報數據中，顯示性別佔

了極大的影響力，追究其可能原因，源於社

會文化的因素可供考慮。學者朱柔若與吳柳

嬌（2005）由社會文化結構的面向進行考慮，

認為社會價值觀當中的兩性不平權的價值

觀，在婚姻暴力的現象中，反映的是配偶關

係當中的權力以及資源的不平等，且使配偶

當中的女性較易成為受害者。 

三、婚姻關係中的權力與暴力 

臺灣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傳承著傳

統中國農村社會的思想。由於在傳統上傾向

男尊女卑的社會背景中，男性為要角，而女

性相對而言是受支配的，如此權力不等的社

會角色，會反映在婚姻關係當中，會成為一

種控制與剝奪的機制（謝臥龍，2007）。 

由於傳統社會對男女的家務分工概念相

當明確，使得在上述的社會背景中，男性在

生理上，與經濟上都較為優勢，男性也被認

為是有責任保護妻子，以及有權利管教妻

子，而妻子在如此權力不等的狀態下，依然

遵從傳統社會的價值觀，認為「嫁雞隨雞，

嫁狗隨狗」，對於自身的處境也只能接受。

這使得許多婚姻暴力中的受害人，仍選擇跟

加害人繼續生活（朱若柔、吳柳嬌，2005）。 

當婚姻中的兩方都遵循著社會傳統的思

想與價值觀，這使得婚姻關係中男性權力高

於女性的關係就好似稀鬆平常的事，當有一

天女方開始不接受男方的控制時，因而男方

的權力受到了挑戰，引起了暴力的產生。因

此，婚姻關係中產生的衝突，主要可歸因於

權力控制，而婚姻關係中的決策權及控制都

是可能引起衝突的原因（吳孟純，2011）。 

吳柳嬌（2005）在對婚姻暴力的成因及

處遇進行的研究中，經由訪談資料發現，針

對臺灣的婚姻暴力現象，資源論和社會控制

論皆有解釋力。也就是當先生負擔家計在外

工作，而妻子為全職家庭主婦時，先生相對

來說握有較多的資源，因而在家中也握有較

大的權力。而當雙方有摩擦產生時，先生較

可能以暴力使妻子讓步。 

而資源論當中的地位不一致說，則認為

前述的資源論，其適用範圍僅限於男性握有

較多資源的狀況。而當情況反過來，是妻子

的資源較充足時，先生對於自己在婚姻中的

主導地位感到危機的狀況下，可能將暴力行

為作為自己的資源，來面對妻子（吳柳嬌，

2005）。但過往傳統社會當中的父權宰制，

在現代社會中並非完整地被保存和延續下

來，當兩性之中的女性越來越沒有參與在父

權宰制的合作與共謀中時，暴力行為即為男

性採取的一種回應。這樣的現象大都發生於

家庭或者婚姻關係之間（朱若柔、吳柳嬌，

2005）。 

王曉丹（2009）針對越南婚姻移民婦女

在婚姻中的暴力事件研究，提到夫妻之間關

係不對等的情況中，對於權力較大的一方，

應該對於此種權力關係有所認知，並且於各

種決策中應避免濫用權力的不對等，否則容

易成為一種暴力。 

參、系統理論基礎 

一、系統是一個整體 

家庭系統是由家庭成員所形成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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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組織被視為一個整體，整體並非是將個

別成員加總，而是在成員間多了動態關係而

具複雜性，不僅相互依賴也互相影響，彼此

產生共變（Covary），因此家庭系統中的因

果關係是循環且多面向的。因此，在瞭解系

統的運作時，需要以一個整體的系統觀點來

看待，而不可就單一個體或成員視之（ I. 

Goldenberg & H. Goldenberg, 1996／翁樹

澍、王大維譯，1996; D , Becvar & R, Becvar, 

1999）。 

Kragh 與 Huber（ 2002）認為家庭系統

觀不是分開處理家暴、婚暴、婦女、兒童，

而是從家庭文化脈絡的角度來對家庭整體系

統的改變，看重家庭成員個人與家庭的能

力，而非受暴者的病理化與汙名化，並促成

個人與家庭系統整體的改變（賈紅鶯  , 

2011）。 王瑞霖（2010）研究指出從整體婚

姻互動來看，針對受訪者之婚姻經驗以及暴

力所造成的心情跟期待層面而言，男性加害

人或許也可能是受害者，因此對於家庭加害

人輔導課題中，如何關注其家庭互動層面以

及家暴法介入之心情，進一步理解家庭暴力

發生的整體脈絡，來加以協助。 

二、回饋、訊息和控制 

系統是一直不斷地變遷，而不是靜止的

過程。其動態過程的意義，其顯示系統具有

恆常變動、生生不息的特性（瞿海源等，

1996）。回饋即是系統的調節機制，用來維

持穩定的狀態，而能同時達到監督系統達成

特定的目標。回饋迴路包含負向與正向，能

發揮重建安定性或增加衝突。（I . Goldenberg 

& H . Goldenberg, 1996 ／翁樹澍、王大維

譯，1996）不論系統的大小、型態與屬性，

系統的生存與平衡，需仰賴內在結構與外在

環境都處在均衡與和諧的狀態（蔡琰，

1994）。 

曾慶玲與周麗端（1999）指出婚姻暴力

家庭的系統大多都是高度封閉。由於外在環

境、家庭背景與人格特質等因素，夫妻間的

次系統產生高度的摩擦，促使其他成員採取

「負向的回饋」做回應。王瑞霖（2010）指

出家庭暴力加害人婚姻衝突頻繁以及雙方因

應能力不佳的情況之下，使得雙方間爭執開

始升溫，以至爆發暴力的情況。檢視家庭在

發生暴力前的互動模式確實反應出一恆常的

系統回饋過程（陳若璋 1992），當家庭有誤

解產生時，若是其被強化，爭論可能會失控，

越來越激烈下，甚至會發生暴力行為，此時

若能掌握住家庭失衡的機會協助打破原先的

恆定，而重建新的恆定（翁樹澍、王大維譯，

1996）。家庭暴力治法的合宜介入與心理輔

導如同打破夫妻間原本穩定的暴力循環，也

改變暴力的互動模式，促使彼此深入去思考

夫妻間情感的本質、未來家庭衝突有益而正

向的解決策略及婚姻維繫的意義與意願 （王

茲繐，2008）。 

三、遞迴 

遞迴是指持續進行中的相互影響，以及

系統與關係中的成員彼此需共同分 

擔責任。不同傳統的線性因果觀點，系

統理論擺脫指責與內疚的觀點，而以循環與

相互作用的角度，讓家庭理解是許多因素共

同創造了這個狀態。對家庭有意義的是放在

此時此刻，去瞭解關係中的成員，是如何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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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事情變得不同。 

系統不去討論暴力的線性關係，而是將

研究焦點放在暴力事件發生的 

過程（陳若璋，1992）。Street （1994）

認為依家庭系統運作的觀點而言，家庭經過

長期的交流、爭執、妥協、重組的互動之後，

將建構出適合他們生存的互動序列，然而，

此種互動序列卻經常演變成家中唯一的互動

模式，反而導回成為問題的根源（游淑華、

趙淑珠、 陳金燕，2007）。許多研究顯示，

家庭暴力有其循環期，或許，爭執因應並非

暴力發生的唯一因素，而是家庭暴力的發生

有其背後個人、家庭以及社會脈絡之因素（王

瑞霖 , 2010）。Stordeur & Stille （1989）認

為依照家庭系統觀點，暴力是關係或動力失

衡的徵兆，此理論假設系統內的個體都會影

響系統的動態平衡，即家庭系統內的個別成

員必須維持家庭的動態平衡。這也意味，家

庭暴力的發生，有時並非是單一的個人問

題，而是家庭成員必須共同分擔責任（王茲

繐，2008）。Dash 等（ 2000 ）認為當加害

人的暴力或控制行為有所改善時，極可能提

升夫妻的生活品質或互動關係。 

新移民女性的跨國婚姻，涵蓋許多文化

的價值體系、社會適應的狀況，都會在有形

無形當中影響夫妻適應的歷程與結果。賈紅

鶯 （2011）認為家族治療以其系統的、整體

的、注重文化脈絡與循環的觀點，在國外已

被認為是家暴工作重要取向。但是國內對於

家族治療訓練缺乏，各個專業機構缺乏系統

與合作的方法，造成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

現象。經由建構系統取向的家暴工作，包括

受暴婦女、孩子與加害者的心理輔導及不同

專業系統之間對話與合作等，更待重視。 

肆、新移民女性婚姻暴力的影響層

面 

一、文化層面 

(一) 臺灣男權 

臺灣男人為何要娶新移民女性呢? 其原

因不外乎，娶不起臺灣女性及外籍女性比較

順從。為何臺灣男人要選擇順從的女孩做為

配偶呢？原因來自於臺灣男權奠基於傳統中

國社會的父權主義，典型「男主外，女主內」

的思想觀念。傳統父權觀點，認為男人必須

負責家庭經濟的重擔，而女人要負責照顧孩

子、公婆、處理家中的勞務，將家庭照顧好，

能讓男人安心在外工作。早期臺灣女性要求

「三從四德」，但隨著兩性平權的觀念興起，

臺灣女性教育水準提高、經濟獨立、社會地

位提高，使得臺灣低社經水準的男性難以找

到心目中「順從」的女性。 

在臺灣傳統的農村社會中，男性最重要

的任務之一就是傳宗接代，所謂「不孝有三，

無後為大」就顯示傳統社會對於血緣延續的

重要性。因此，臺灣男性只要一到了適婚年

齡，家中長輩便開始催促其結婚生孩子，使

得血脈得以傳承，在期間，男性往往會感受

到來自於家族中巨大的壓力。在這樣有關於

結婚的文化認知基模出現時，不得不結婚的

壓力隨之浮現，對婚姻的思考可能導致結婚

這個婚姻形式的存在比婚姻本身的品質更為

重要的現象出現（施健彬，2005）。仲介介

紹新移民女性時多以乖巧順從、賢慧等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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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形容東南亞地區女孩子，這些形容詞是符

合臺灣男性對傳統社會女性的期待，甚至是

身旁就有親戚好友就有這樣「賢慧」的新移

民女性，因此，從偏遠的國家尋找配偶就成

為臺灣男性的選擇之一。 

在臺灣的社會脈絡中，依然存在著根深

蒂固的男性權威思想。田晶瑩、王宏仁（2008）

研究指出臺灣男性選擇外籍新娘的原因，有

很大的一部分是因為臺灣男性認為新移民女

性很符合傳統社會的婦女美德，加上配偶娘

家處在落後偏遠的地區，使得他們能夠發揮

傳統男性的地位優勢。 

然而，若將這情況放在系統中，其實會

發現新移民女性的順從並不只是因為他們自

身的環境背景所造成的因素，而有可能是新

移民女性來到陌生的臺灣國度，不懂語言、

沒有親友、沒有身分證，完全只能依靠臺灣

的丈夫來生活。倘若夫家的家庭又是傳統上

男女家務分工的概念，新移民女性一到臺灣

就被教育遵守這樣的行為模式，這會使得新

移民女性成為遵守臺灣早期「婦德」傳統的

角色，這樣的權力關係使得臺灣男性能掌控

這些新移民女性，而新移民女性也只能順從

丈夫的決定。 

(二) 社會排除 

許雅惠（2008）也提出，臺灣社會更有

許多以「非我族類，不能信任」、 「搶本國

人工作，不能包容」、「會生不會養，將威

脅人口素質」等排斥性以及歧視的眼光在看

待新移民。當社會以這樣的眼光看待新移民

女性，會使新移民女性在社會上處於一個「次

等他者」的定位。而這樣的標籤，反映在政

府部門對於新移民女性的政策層面，多為「健

康保健」以及「犯罪預防」的面向，比起其

他層面，更多的是以管理為重（林姿君，

2007）。國家的政策會影響人民的生活。上

述的政策實施方向，反映在新移民女性於臺

灣社會的生活經驗中，常遭遇及感受到的，

是各類型的社會排除。 

朱柔若與孫碧霞（2010）針對印尼籍以

及大陸籍配偶在臺灣社會的社會排除經驗之

研究中，發現兩者皆有社會排除的經驗。其

中印尼籍配偶較常在經濟、社會關係，以及

文化方面經驗到社會排除，而大陸籍配偶則

較多在政治及福利制度上感受較多。 

社會排除對新移民女性可能帶來經濟收

入或補助上的匱乏、社會關係網絡的限制，

以及族群的歧視等等狀況。而社會排除與新

移民女性在家庭生活適應方面，也顯示出有

負向的關聯（朱柔若、孫碧霞，2010）。先

前針對婚姻關係中提及對資源的論述中，可

得知資源與權力之間的聯繫，以及此聯繫與

婚姻暴力的關連（吳柳嬌，2005）。倘若在

政策面向上，能與予政府的服務及社會支持

等資源，對於協助新移民女性在避免社會排

除，進而影響其家庭生活適應，是較有益處

的結論。 

二、國際婚姻遷移的仲介模式及其影響 

國際遷移包含就學、就業以及婚姻等等

類型，而其中因婚姻而遷移的人口，以女性

為大宗。隨著經濟的南向政策，臺灣與東南

亞國家的國際通婚增加。常見的方式是，經

由仲介介紹下，臺灣男性到東南亞當地相

親，臺灣男性往往對當地文化、風俗習慣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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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加上語言上的限制，使得雙方的溝通

都是有賴於翻譯人員，因此挑選對象的選擇

上有賴於一些外在變項，例如外表、身材。

經過了幾次的見面後，就開始談論嫁娶事

宜，就好似四、五十年代的早期臺灣社會，

認為結婚後在培養感情即可。由婚姻介紹所

等機構作為媒介，以男性客群的喜惡為主，

用商業化的經營方式介紹東南亞國家的女性

（蕭昭娟，2000）。 

蕭昭娟（2000）也提出，這樣的婚姻模

式在現今代表著種族與社會意義，表示此婚

姻關係當中的女性來自低開發國家，而男方

則來自比較先進的國家。此外，這種仲介新

移民女性婚姻的模式，著實在大眾心理造成

深遠的影響，進而形成一種偏見。由於仲介

將「外籍新娘」的商品化、見面沒幾次就論

及婚嫁、再加上費用的支出及給予娘家的費

用，花費動輒四、五十萬，使得許多人將新

移民女性視為花錢「買來的」，這樣將「外

籍新娘」商品化的思想，對新移民女性在臺

灣的處境無疑是有百害而無一利。 

加上早期社會大眾對新移民女性所知不

多，因此藉由媒體的報導形塑出對新移民女

性的印象。但由於媒體需要收視率，報導都

傾向能吸引大眾的悲情、同情的題材，並加

以使用聳動的標語，例如「假結婚，真賣淫」、

「外籍新娘造成社會問題」，使得社會大眾

對新移民女性的觀感不佳。 

在蔡臺鴻（2009）的研究中也指出：臺

灣社會對於女性新移民的認知和歧視是來自

某些學者專家與專業人士，並表現在社會大

眾、政府、媒體甚至是專家學者對於新移民

女性的評價上，再經過媒體與社會傳播所形

成的社會「建構」過程。在夏曉鵑（2000）

中則反映的這個現象，這些建構而來的負向

訊息，被民眾當成是新移民女性的個性，如

果生活中有一個好的新移民女性，他們會認

為這是一個「例外」。倘若生活中剛好就是

有這樣的個例，他們會認為「啊！你看吧！

他們就是為了錢而來的」，換言之，社會大

眾普遍將新移民女性形塑成一個「為了錢而

來臺灣」的人。 

甚至於大多數與新移民女性通婚臺灣家

庭及其周遭的親友，相當程度地把負向的報

導，內化為他們對「外籍新娘」的認知。此

類型婚姻關係中的部份臺灣男性，以及其家

族成員，因著將新移民女性商品化的思想，

認為這樣的關係為買賣關係，忽略跨海來臺

的新移民女性的妻子或者媳婦等等身份，容

易將之視為「工具性」的家人（林姿君，

2007）。而「工具性」所帶來的影響，是男

方的家庭可能將新移民女性設定為家庭中需

要負責照顧老人家、料理家務，以及傳宗接

代等等的角色。 

另外，商業化的婚姻關係，除了讓來臺

的新移民女性落入一個照顧家裡的工具性角

色之外，對於男性而言，生理的欲望也是他

在婚姻仲介過程中決定的要素。通常婚姻講

求溝通與認識，然而現代的外籍通婚現象卻

是一種現代功利主義下的產物，整個婚禮從

籌備到完成，往往就在短短的數週之內完成

（鄭雅雯，2000）。 

這樣的前提，帶來的是男性對於新移民

女性的「綠帽焦慮」（沈倖如，2003）。另

外，結婚初期，擔心新娘逃跑、詐財，也常

是男方及其親友最大的心理負擔（夏曉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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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89）。有些家庭在媒體的渲染報導下，自

然產生「新娘落跑恐懼症」或稱「逃妻恐懼」，

進而對新移民女性來臺後的生活採取限制的

手段，如限制妻子的交友、外出狀況，甚至

工作選擇等等（沈倖如，2003）。基於這份

不信任，在家中有貴重物品或金錢丟失時，

也首先會對新移民女性產生懷疑（林姿君，

2007）。 

蕭昭娟（2000）在研究中提到，如此隋

全球化的經濟資本活動而來的女性遷移以及

異國婚姻的特殊現象，可能對臺灣社會中的

家庭關係，以及婚姻型態都有所影響。先前

的論述中，即可以檢視到國際的婚姻遷移之

仲介模式，帶來對婚姻的商業化觀點。而討

論新移民女性所處的現況時，也要將社會偏

見與歧視納入考量中，因為新移民女性所面

對的家人、丈夫可能就是因為偏見而不友

善，使得其處境更顯勘憐。進而影響到新移

民家庭以及婚姻關係當中的角色定位、權力

結構和互動模式。 

三、現行政策層面 

(一) 語言教育 

當前有許多以新移民女性為對象的補救

教育，例如內政部頒布的「新移民女性生活

適應輔導實施計畫」、各縣市政府實施的「新

移民女性成人基本教育班」，就是鼓勵新移

民女性能參與識字班，學習臺灣的語言，融

入本土文化。對於一個來到陌生國度的新移

民而言，為了能讓社會、夫家接納，就必須

學習接受這樣的輔導教育。但這善意的輔導

政策，其實也隱含另一種文化的壓迫，「你

進入臺灣的社會，就必須學習臺灣的語言、

文化及生活方式」。這其實是強調新移民女

性「必須先瞭解、適應、融入」於臺灣社會

中，而其背後意涵則是因民族意識形態而造

成的族群偏見與歧視（譚光鼎，2001）。 

何青蓉（2007）研究中提到在針對成教

班、外配專班和補校教師的質性研究上，有

老師憂心新移民女性教養子女，係出自於一

種深怕臺灣被同化的危機意識，所以必須趕

快強調跨國婚姻婦女教育。換言之，政府的

輔導政策其實顯示了一件事，那就是自身民

族的優越，因此新移民女性必須接受臺灣的

教育融入社會當中，而不是臺灣接受多元文

化，去尊重新移民女性他們自身的文化。 

學者也批評，現在的教育講求多元文

化，但實際上新移民教育的學習重點仍被侷

限在識讀、家庭與親職教育中，政策目標仍

被放在協助其獲得基本語文能力和溝通能

力，以及提升夫妻溝通和親職教養之能力，

看不出深刻的多元文化教育的內涵（何青

蓉、丘愛玲，2009）。 

(二) 孩童教育 

我國目前對於新移民女性子女有著許多

的輔導對策，這樣的輔導策略其實也隱含了

一種訊息「因為是新移民女性的孩子，所以

教育要再加強」，這背後其實有著歧視新移

民女性的含意在，認為新移民女性是屬於社

會低階層且知識力不足，給予孩子的知識教

育會不夠，所以要多輔導這些新移民女性的

小孩，讓這些小孩的能力不會比不上其他學

生。關於這種觀點，瞿海源（2006）指出弱

勢族群的「問題」，其本質就是優勢族群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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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優勢族群宰制乃至剝削弱勢族群是造

成社會問題的關鍵和根由。 也就是說，當我

們認為新移民子女要加強輔導時，其實就已

把他們問題化了，我們是用優勢族群的眼光

看待他們的。 

 

 

圖 1 新移民女性婚姻暴力的系統觀 

 

以系統觀來看臺灣新移民女性婚姻暴

力，要將社會脈絡納入考量中。婚姻暴力最

主要的在於家庭內權力不均，文獻顯示在婚

姻暴力中男性權力總是大於女性的。在一個

家庭中，會有權力不均等的現象，要談到在

文化背景脈絡上，臺灣男性多是處在傳統男

權社會下，被文化教育的更威權，以致於他

們對新移民女性的期待是滿足他們成為家中

的掌控者；而新移民女性來到臺灣後，由於

人生地不熟、語言限制、無親友相伴，使得

自己只能依靠著夫家，也被家中其他成員教

育而變得「溫順、賢慧」。致使家庭中男性

權力更大的可能，不只是臺灣的文化上，也

與社會大眾對新移民女性的觀感跟作為有

關，社會大眾以負面評價看待他們，先行政

策也「問題化」新移民女性及其子女，因此

在社會對其不友善的眼光下，新移民女性的

處境更加乏人問津，陷入了就算想求助也不

知能找誰的窘境，而娶了新移民女性的先生

要面對親友的質疑、自身的擔憂，也使得男

性更加想掌控新移民女性。 

在家庭中還要談到家庭其他成員，前面

談到社會大眾對新移民女性有著偏見，這反

應到家庭中所造成的就是其他人如何與新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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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女性相處，倘若其他成對新移民女性的相

處模式也是將他視為「次等的」，就更弱化

新移民女性在家中的地位了。整個家庭深受

社會所影響，新移民女性在臺灣難以找到依

靠，只能依賴丈夫，而丈夫害怕新移民女性

離開就更加想要掌控她，卻不知這樣的掌控

更會使她離開……。 

伍、結論 

本篇主要以系統觀觀點討論新移民女性

婚姻暴力，以循環與相互作用的角度，探究

出影響新移民女性婚姻暴力的層面，主要在

於婚姻關係中權力關係不均等所造成的，而

造成家庭內權力不均等的原因，則來自多個

面向，分別為文化、歧視與偏見、與現行政

策層面。家庭內促使權力不均的，還有家庭

內的成員對待新移民女性的相處方式、及新

移民女性缺乏資源幫助、丈夫害怕其離去等

因素。 

由於整個系統是屬於動態平衡，不停在

交流著訊息，因此，新移民女性的婚姻暴力

是由社會價值、文化、家庭成員的相處、新

移民女性及丈夫的個人特質所交織而成，這

些訊息不停在交流、互動，強化了家庭中男

性權威的現象，進而促使婚姻暴力發生。 

（本文作者：陳儀謙為嘉義大學輔導與

諮商學系研究所碩二生；鄧心怡為嘉義大學

輔導與諮商學系研究所碩二生；陳文儀為嘉

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研究所碩二生） 

關鍵詞：新移民女性、婚姻暴力、系統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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